
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英雄傳奇英雄傳奇  -- 續兒女英雄傳續兒女英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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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顧朗山、孫靜峰二人正在看詩，只見馮小江倉皇而來，說：「大人有請，有要事面議。」顧朗山道：「大人找我等何

事？」小江道：「今早東昌衛守備李豐元、千總張起鵬來報，海運糧船被劫，說是海盜。教我來請師爺，速去商議，嚴拿海盜。」

朗山道：「是了，我等就去。」當時約了靜峰，一同來見大人。安大人笑面相迎，道：「適才東昌衛守備來報說，糧船被海盜所

劫。那海盜姓歐，是兄弟兩個。說還有別處在逃漏網的大盜，也來幫助。」顧朗山聽了，思忖回道：「哦，是了，那海盜姓歐，恐

是歐鶴、歐鵬，其中還許有鐵頭陀。」靜峰拍手道：「不錯，不錯，請大人速即與田大人相商，趕緊派兵，千萬畫一善策，必須一

鼓而擒。不但其中有鐵頭陀，還有法通、法明。我與郝金剛訪拿鐵頭陀之時，知道有個歐鵬，是清水寨二寨主，又有個法明，是承

壽寺的住持，那承福、承壽必是一家，法通、法明自然是一派，誠一舉而三得也。非多派人去不可，必視為大敵，方能有濟。」於

是請顧師爺出令，並且開看靜一上人的錦囊，也是今日，恰值開第二封柬帖之時。安大人與顧師爺俱帶冠焚香下拜，方恭恭敬敬拆

開一看，見上面也寫著八句詞兒，是：「時近中元，遇巧機關，失三得二，三亦必還，以二引二，惟唐與袁，以二引五，破天目

山。」朗山大喜道：「恭喜大人，此去七月十五必然成功，且可得幾個輔佐。還有藉此破天目山之意，誠可賀也。上次破羊角嶺的

柬帖應驗了，此次亦必應驗。」安大人亦聽了高興。　　孫師爺道：「我正要看詩，被馮爺一叫，未得細看，詩稿我還帶著呢。」

說罷，又取出詩稿，仍與顧師爺同看。見上面寫著題是《美人十詠》七絕十首。

　　《吳西腳》云：

　　吳苑君臣百事驕，漫將亡國咎纖腰。

　　伯符公瑾開江左，未必娉婷沒二喬。

　　《息夫人》云：

　　懊惱強鄰肆楚歌，包羞頓棄舊絲羅。

　　可憐一國魚軒貴，不及民間謝小娥。

　　《卓文君》云：

　　幾年黃鵠也無儔，底是憐才賦好逑。

　　一曲琴心違禮法，芳名終古誤風流。

　　《盂姜女》云：

　　萬里城邊萬骨枯，始皇枉作萬年圖。

　　千秋青史紛紛論，只有齊人善哭夫。

　　《王昭君》云：

　　黃沙白草望無邊，絕塞琵琶絕可憐。

　　自是官家多薄倖，非關圖畫誤嬋娟。

　　《虞美人》云：

　　四面聞歌顧影顰，紅顏不惜委飛塵。

　　江東從渡知多少，拔劍殉君一美人。

　　《孫夫人》云：．

　　信有人間作婿難，劍光如雪洞房寒。

　　蘆花江上私歸去，節孝原來不並看。

　　《蔡文妊》云：

　　忍恥胡中十二年，餘生重睹漢朝天。

　　惜他一樣儒家女，獨讓班昭耀史編。

　　《梁綠珠》云：

　　拚向朱樓墜此身，貞心俠骨付灰塵。

　　季倫果是奇男子，焉肯遺殃到美人。

　　《楊貴妃》云：

　　雨淋鈴曲作秋聲，正好仙山賦定情。

　　天上夫妻能久住，莫來人世誤長生。

　　又看題是《夏蟲十二詠》五絕十二首。

　　《蜻蜓》云：

　　亭亭去復回，雙飛點水急。

　　中庭微雨晴，美人花外立。

　　《知了》云：

　　嘈喵夕陽西，深深萬柳堤。

　　居高聲聞遠，也解擇枝棲。

　　《蜘蛛》云：

　　滿腹是經綸，寄人矮簷下。

　　結成一面網，閒看自投者。

　　《蝸牛》云：

　　獨具清涼致，常依水石間。

　　何如息蠻觸，高處寄身閒。

　　《螳螂》云：

　　聳距捕鳴蟬，緣枝附高樹。

　　白鳴得意間，能無黃雀懼。

　　《蚱蜢》云：

　　趯趯隴邊飛，田原草正肥。

　　是誰翻畫譜，刺繡上羅衣。

　　《螢》云：

　　向夕頻招扇，何年照讀書。

　　院涼人坐久，花底一星初。



　　《蟻》云：

　　行磨歎無已，穿珠智若何。

　　南柯休喚醒，富貴夢中多。

　　《蛾》云：

　　豔魄雲曾化，修眉或人纖。

　　微軀非不愛，何事若趨炎。

　　《蠅》云：

　　鑽營果何謂，揮去復飛來。

　　逐臭不知丑，揚揚拜賀回。

　　《蚊》云：

　　利嘴善迎人，嗜膚為飲血。

　　長喙能幾時，反掌身俱滅。

　　《蛙》云：

　　攪夢六更亂，驚人兩部聲。

　　偶然潛井底，休作不平鳴。

　　孫靜峰看了，佩服之至。朗山道：「所詠十美，各有議論，俱韋超妙。所詠夏蟲，別有寄托，俱極精深。大人必於此道用過工

夫。」安大人道：「工夫不敢說有。我夙昔愛散體，不愛試帖，愛今體，不愛古體。非不愛古體也，五筆力，無氣魄，所以古體不

能工，究是薄弱之故。我於前輩最拜服者如陳白沙、王漁洋、查初白、厲樊榭諸公，皆可追蹤唐宋。至於時下袁、趙、程、蔣，亦

可以步後塵。「朗山點頭道東：「大人所論極是，俟刻校土錄之時，可將此二十二首詩刻在前頭。」靜峰道：「大人也必有稿子，

暇時定當借觀。」安大人搖頭道：「小弟斷不敢刻稿。現時名卿巨公不管是何出身，到晚年必有一部詩集，前面必列著許多序與題

詞，後面必有跋語，可厭之至。」朗山道：「前些日子，我無心在書架上看見大人的試帖稿子，被我竊去，正值大人往鄧家莊去的

時候。我在公館無事，已經細細捧讀了，擬於異日恭校，代為刻板。」靜峰道：「明日可賜我一觀。」朗山道：「其中佳句甚多，

如《天是鶴家鄉》之『臞容如島佛，清夢醒坡仙。低飲銀河水，高衝玉宇煙。揚州曾到否，一笑解腰纏』。又《雨放一村新筍梢》

之『雨催先後筍，林放短長梢。疏難搖月碎，嫩不受風敲』，《村舍新添燕亦多》之『幾家流水住深巷，夕陽落葉滿階紅』，《不

掃》之『紅殘慵不掃，碧落恨無涯』，《鴉點凌寒剩燕支色佳焚香告天》之『檀心溫宿火，鐵面冷秋霜』，皆可傳之作。我尚有忘

了的。」

　　安大人道：「二位贊的未免太過，使我適增顏汗。文事今為不急之需，咱們還是講武備罷。清水寨之役不可遲延，後日即須起

兵。可命褚一爺為帥，趙鵬為先鋒，陸葆安為後應，郝、謝為左右翼，魏永福、孫祥安為中軍護衛，帶五百人馬，仍是改裝而往，

不可張揚於外，使彼遠揚。」顧朗山道：「如此甚好，就是這樣，可命人傳出話去。」

　　褚一官等遵令料理行裝，後日動身。至後日清早，大家改扮了，用過早點心，辭過了大人、師爺，請了訓示，各帶隨身傢伙，

紮束停當，其行李在後。褚一官又叮囑了馮小江等幾句，就命帶過了坐騎，眾英雄各自上馬。褚、陸、趙、郝、謝五人先行，帶了

精壯兵丁，並自己從人。五位都是客商打扮，馬上拴著包裹，離了省城，往太平濱一路而來。路上說說笑笑，頗不寂寞。只是天氣

炎熱，正在中伏，太陽猶如火炭一般。走了五十里，將近未牌時候，方才有了鎮市。眾人又渴又餓，而且汗已週身濕透，口內出

火。看見一家酒店，各人紛紛下馬。褚一官道：「天氣甚熱，我們後面天棚底下坐罷，可以涼快些。」

　　郝金剛說：「不錯。」大家進去，酒保連忙打臉水、泡茶，謝標又要了一大碗冰，擺在桌上。褚一官吩咐：「酒菜揀好的拿

來，我們從人都叫他們外面吃罷。」不多時，酒來了十壺，菜擺滿一桌。眾英雄略為推讓，就喝起酒來。

　　褚一官一面喝酒，一面現看屋內。只見靠窗戶一張桌子坐著一個年輕人，不過二十多歲，生得濃眉大目，巨口闊腮。身材雄

壯。下面坐著一個三十多歲的，十分眼熟，似乎認識，卻像個伴當模樣。二人都赤著膊，窗檻上搭著衣衫。主僕兩個時刻瞧著這邊

五人，交頭接耳，好似做眉做眼的評論。陸葆安湊到一官面前，輕輕的說：「一爺，你看下手這個三十多歲的，好像石敢當的相

貌。」褚一官點了點頭。又好一會，倒是那個年紀大的忍不住了，向著郝金剛道：「兄台莫非姓郝麼？我看著面善得很。」郝金剛

猛然想起，拱手道：「石大哥，你這些年可好呀？咱們總沒有見了。這時候在哪裡發財呢？」那人剛要答言，那二十多歲的與他使

眼色，不教他說的意思那姓石的含糊道：「現在沒事，白閒著呢。」說罷，扭過頭去了。二人即算過酒錢，匆匆的出了店，也有牲

口，騎上走了。褚一官等遂忙著還了酒賬，從人也都齊備，各自上馬出店，跟下來了。

　　恰好同路晚上恰巧與那二人同住一店。褚一官悄悄告訴郝金剛，叫他盤問姓石的，必瞞過了那二十多歲的方行。謝標說：「他

是石敢當的哥哥，我也認識他。」這店叫順隆店，伙計迎接眾英雄進店，住在五間大上房，倒也寬敞。一切吃酒洗臉，不必繁絮。

　　姓石的二人住西小院上房兩間。此眾人飯後，正在脫衣乘涼見姓石的由西小院出來。郝金剛趕過去，兩人一談，甚是親密，因

問：「石大，你同走那人是誰？」石大悄悄說道：「我告訴你，可別說呀。他姓蔣名和。他曾販私鹽，後來作海盜，現投在清水

寨。因上月搶了糧船，故此叫他來省，探聽安大人那裡發兵不發兵。」郝金剛問道：「有人要破清水寨，容易不容易」道：「我到

清水寨不久，卻知之甚切。若破此寨，倒有些棘手。那寨周圍都是水，若無船，不能過去。在中起一片平陽之地，而且港漢極多，

四面皆有蘆葦，水的深淺不同。若道路不熟，就是有船，也過不去。及至到了岸上，都是小路，東一條，西一條，兩邊沒頭沒腦的

蘆葦，望不見前面去處。有路就好走，有路就不通。若進了寨，路徑更雜，非深通水性、本領高強者，不能成功。」石大又道：

「你們此來並沒有船隻，到了清水寨，誰給你們預備船？此是要緊之件。」謝標也趕過去行過禮，就說道：「此事莫若就求石大

哥，給咱們僱船，可以行不可以行呢？石大哥千萬念舊日之情，況且破寨第一功。」

　　石犬低頭不語，一會子說：「我瞧瞧他去，時候太大，他要疑心。」

　　三人散了。郝、謝回至上房，說起石大似有允意，倒是好機會。

　　褚一官道：「過會子，俟那人睡熟，你再找石大，將

　　話說明。」

　　果然待至更深，郝、謝與石大定妥一切，且說了暗號。次早各散，各走各的。一日到了清水寨，離寨十四五里之遙，投店歇

下。店門口貼了暗記，叫魏永福等好找。

　　再說趙鵬到晚間，俟席散後，拉了陸葆安到冷靜所在，說：「我曾與一個姓唐的，一個姓袁的交好。他二人也是清水寨兩員大

將，今晚我與你私去走遭。若說降唐、袁二將，則破寨不難矣。豈不是奇功一件？你我臉上多少光彩！」陸葆安聽了大喜。

　　到二更以後，俟眾人睡熟，趙、陸各帶兵刃，悄悄出來。走不多時，已到灘邊，但見一片大水，又望見對面黑森森一座大寨

柵，只得咕咚咕咚鑽入水內，泅著水來到對岸。只見水葦內搖出兩隻小船來，趙鵬等伏在水邊，等他船過去，就從這條港進去。約

走了半里，趙鵬透出水面一看，兩旁都是葦子，並無道路。趙鵬道：「我們錯走了路了。」陸葆安道：「我同你回去，再找路

罷！」二人重新出來，在水底摸著行走。那知走來走去，都是淺灘，並無出路，才慌張起來。

　　趙鵬又出主意，望著黑森森的莊子走去，必定到了寨子門。

　　二人議定，就愣向水葦裡走。無奈實在難走，水倒甚淺，泥卻很深。及至勉強爬上岸來，弄得遺體淤泥，葦葉好比利刃，划了

滿面血痕。那知到了岸上，更不好了，東尋西找，並無路徑。



　　雖有夜行術，亦難施展。此時進退兩難，二人後悔。好容易得了路，直奔過去，忽聽一聲響，一齊跌人陷坑。旁邊林內出來兩

人，一聲喊，說：「拿奸細！」立刻奔來二十多個莊丁，都用撓鉤飛抓，望坑內亂丟，將趙、陸二人橫拖倒曳，捉了上來。

　　眾莊丁七手八腳，用麻繩四馬攢蹄，把二人捆了個結實，帶進寨裡來。

　　是晚正是袁聲萬、唐振聲二人巡更下夜，聽說在東柳灣陷坑內捉住了奸細二人，忙忙來瞧。及至看了兩人奸細滿臉泥痕血痕，

好似活鬼一般。袁聲萬走下來拉住辮發，將臉面細認，不覺「哎喲」一聲。唐振聲拉了他一把，袁聲萬就不言語了。

　　於是對莊丁說：「天太晚了，將奸細存在我們前寨，俟明天清早，我們同你等去見寨主，再審他們不遲。」莊丁脫了干係，豈

有不願意之理。袁、唐俟莊丁去後，這才命人將趙鵬放了。

　　趙鵬見是袁、唐，更喜歡不盡，把陸葆安為人也說明白了，遂即放起來問明來意。趙、陸將實

　　話說了。袁、唐背著趙、陸計議一番，想：「跟著海盜，終無出頭之日．，不如歸屬安大人，煩趙、陸引進，可以得了官職，

以後還有升騰之日。」主意已定，即向趙、陸二人說明。二人大喜。四人定計，用薰香將二歐薰透，劫到店中，用言苦勸，大家央

求，大約不能不從。那時豈不功勞更大？袁聲萬道：「你別把事太看易了。即使兩個寨主都易勸說，那後寨二位夫人、二位小姐，

亦不易辦。」趙鵬道：「勸寨主在我等身上，勸後寨在你等二位身上，如何？」

　　袁、唐應了。趙、陸二人假作歸降。袁、唐次日引見二歐，即派趙、陸在寨中為將，信而不疑。按下不表。

　　再說店中褚一官等，次日清早，魏永福二人領眾兵將都到了，一找趙田、陸葆安，並無蹤影，他二人兵器全都不見。褚一官就

頓足道：「這兩個呆子，准偷著進了清水寨，必然弄出不好來。此時不見回轉，不消說，是被人家拿住了。」郝金剛道：「不要

慌。事已如此，只好想法救他們。且等今夜我先去探個虛實，見機而行。」褚一官道：「你要去，可小心為是。你再不回來，就剩

了我與老謝了。」謝標笑道：「他不能不回來。」

　　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一官點頭道：「是呀，我忘了有那個道理了。」郝金剛收拾妥當，笑著就去了。

　　是夜正是中元鬼節，水村都要放河燈，十分熱鬧。天有二更，外面傳進話來，說：「田大人到了。」褚一官吃了一驚，不知田

大人為何到此，連忙齊隊出迎，接進中軍入座，褚一官率領眾兵將參謁已畢，田大人就問目下軍中事情如何。褚一官把現時情形細

說二遍。田大人皺眉道：「顧師爺叫我趕忙來此，說是我到了這裡，你們這裡事情就成功了。叫我帶了要犯進省，必得許多將才，

藉此可以破天目山。此時安大人已同顧師爺大家往天目山駐紮去了，我們一同起身。還叫得了信，急去報捷。我今聽你這話，離成

功甚遠，何以此次顧師爺話不靈了？」褚一官也猜疑了半天。本來先來的五人，倒失陷了兩個，又去了一個，不知怎樣。船隻無

有，道路生疏。初來乍到，未打一仗，誠然離成功太遠。此時田大人到營，就近三更，吃飯歇息談講，不覺天已大亮。外面報進來

說：「陸葆安、趙鵬、郝金剛一齊回營候令，並帶著降將五名，拿獲賊首惡犯二名。」田大人、褚一官聽了，又驚又喜。

　　原來歐鵬自從西關被救之後，留他師父同上清水寨。他二位師父就私下與歐鵬說：「清水寨雖好，不可久戀，宜早回頭。」

　　歐鵬並未介意，回寨後，法明因承福寺有事，忙回了藏空島。

　　歐鵬與歐鶴商量，積買糧米，四外發商，島中又出來時常劫奪漕糧。這一回劫的最多，知安大人訪拿，各盜恐其有事，就叫蔣

和去探聽，總未回來，又叫小伙計石大去找。不一日，蔣和、石大回來說：「已經派人來了，人不多。」歐鶴等也未在意。這晚報

東柳灣拿著奸細。次早唐振聲來說奸細投降，人才出眾，寨主禮宜陪待周到。歐鶴允了。袁聲萬同了陸葆安、趙鵬來到，二寨主降

階相迎，拜了大寨主之後，大家相見，擺酒款接。趙鵬與袁、唐等四人已經打成一路。不料是晚郝金剛找來。那郝金剛與石大在顧

隆店定好約會，蔣和已說通，情願歸降安欽差，故此郝金剛來到江邊，一棵柳樹底下已停著船相待。遞了暗號，老郝跳上船去，船

上有二人解纜，扳動飛槳，望對港斜行到寨外。船上的人告訴老郝，旱道不管寬窄，遇著松柏順手轉彎，遇著楊柳左手轉彎，若無

樹木，就可直走，再也不錯。走了半天，誰知石大怕是他來，自己來迎，把他帶進蔣和的住處，引見了，彼此講得投機。也把許

奮、齊明找來，一同定計談心。

　　許奮與鮑國思最相好，又與齊明是親戚。他們久已存心，見安欽差待人寬厚，且知賊盜不能久長，都商量要改邪歸正。今趙

鵬、陸葆安投降，便知是假，而有郝金剛和九人已通消息，只有瞞著侯蒙與二歐。今夜正值七月十五日，清水寨講究過中元節，夜

裡放河燈燄口施食，甚為熱鬧。趙鵬與這邊五人計議，用少許蒙汗藥酒，將二歐百般歡飲灌醉，並用薰香蕉醉，將二歐偷出寨來，

即用石大的船渡過岸去。在船上才把二歐捆住，郝金剛背著歐鶴，趙鵬背著歐鵬，並帶領五個投降之人，來到轅門。

　　褚一官聽了，驚喜非常，忙進後營回察田大人。與田大人計議一番，傳趙鵬等三人進了，慰勞了數語，帶降將進來相見。

　　褚一官謙和，降階相迎，待以賓禮，即帶他等見過田大人。田大人見了投降五人，溫諭一遍，並叫他五人勸說二歐投降。唐振

聲稟道：「寨主勸之不易，須示以威，後待以思，大費周折，方能有濟。」田大人點頭，吩咐：「明早大家起身回省，二歐他的家

眷及清水寨嘍囉，並所有糧米一概不管，且自由他。」眾人答應。

　　且說二歐被人背人大營，尚不知覺，及至日出，漸漸有些轉動，因昨日酒多，醒得遲。歐鵬先嘟嚷道：「口渴得緊，快拿茶

來。」此時趙鵬、唐振聲等都在旁環繞，郝金剛即送過茶去。歐鵬二目蒙朧，道：「再喝些。」伴當急又取來。喝了，猛然睜開二

目，看見趙鵬等在旁，便道：「我昨日酒太多了。」

　　說著話，復又往左右一看，見地方生疏，不是水寨的樣，大為詫異，忙要站起，才知捆著呢。又看見歐鶴，亦是捆著。他哥哥

才動轉，始醒悟過來，大聲喊道：「哥哥，你還不知咱們叫人家暗算了，總粗心無見識之過。」歐鶴驚醒，道：「哎喲！這是那

裡？」趙鵬等剛要答，二歐齊聲道：「不用說了，事情已到此，該殺該剮，由你們辦，別的話不用說了。」趙鵬望著唐振聲等，不

好用言安慰。正在為難，只見魏永福進來道：「田大人有令，將要犯牢牢捆著，不可疏虞，俟到省再為發落。」

　　說罷去了。趙鵬又叫人預備點心茶水，都叫擺上，勸二歐略為用些。歐鵬等搖頭道：「我二人是要犯，不收拾我們足矣，無須

酬應。老爺們請便！」趙鵬等無法，只得叫伴當在此伺候，大家走開。至次日早起程，一路都是趙鵬等供應二歐，樣樣周道。進省

入獄，發兵看守，惟二歐單住兩間潔淨房子，牀帳桌椅，擺設停當。須臾，送進鋪蓋，酒饌豐盛已極。又有人傳話，叫禁子等好好

伺候。趙鵬等每日輪流來看，又把手銬腳鐐開了。

　　這天晚間，趙鵬等三人，唐振聲等五人，一齊進監來看，並擺著極好的筵席，極美的酒來談心。二歐原是豪傑，胸中又不肯露

出愁悶，故此大喝大吃。席間每人一杯，奉上勸二歐。

　　歐鵬笑道：「諸位又照那晚勸酒，又把我等如何計算！」歐鶴亦笑道：「怎麼又喝酒麼？我弟兄若再醉了，又把我們弄到哪裡

去？」眾人忙道：「二位哥哥不必作耍，要寬恕弟等之罪。」

　　說著一齊跪下。二歐忙一齊拉起，眾人不肯，齊道：「弟等有話：二位哥哥若肯應聲，弟等才敢起來。」歐鵬先道：「眾位請

說罷！」眾人於是細細將勸降之話，說了一番。二歐始而不肯，後來大家跪著不起來。正說著，人報田大人來了。二歐始以為他來

查監，誰知田大人從外面嚷道：「著我來奉勸二位歐將軍一杯！」說著進來，大家站起，兩旁侍立。田大人即向二歐作揖，二歐還

禮。田大人即讓二歐上坐，二歐再三不肯，讓之至再，這才坐了。田大人又讓趙鵬等人席，大家談論，十分暢快。說到投降；二歐

不好再不允了，即向田大人投降。當晚飲至三更方散。田大人本欲請二歐往他署中去，二歐又不肯。

　　還是陸葆安道：「大人須先稟知中丞，再寄稟到安大人營中，然後再請歐兄們出監，方是道理。」田大人笑道：「說的是，是

我太性急了。」大家陸續別去不提。

　　且說二歐安心在監，不受委曲，比在公館舒服，惟惦記家眷。一日午飯後，禁子進來稟道：「二位歐將軍家眷到了，要進監探

望。」二歐齊道：「叫他們進來！」原來中元節第二天，碧氏妯娌在後寨不見二歐進來，尚未介意，只因丫環交頭接耳，說寨主不

見了，方查問起來，命人往前廳尋找。外面侯蒙也正尋找。侯蒙心中明白，這才急急報人後寨。碧氏姊妹定了定神，又叫侯蒙到外



面問問唐、袁、許、齊、蔣五人，方知也無蹤跡。

　　又向各處尋問了多時，回進來說：「眾位爺們也不見了。」碧姊妹一想：「營兵來到，寨主及手下五將都不見了，只有侯蒙濟

得什麼事哪！」正在驚慌，侯蒙又進來稟道：「小將向外查問，昨夜寨主被大家拿去，袁、唐五人已經投降，裡應外合，一同去

了，大約寨主凶多吉少。」碧氏道：「你再去細細打聽打聽。」侯蒙去了。此時後寨大亂，依碧氏要自盡，依水仙、海蟾要迫殺前

去，搶奪他父親回來。

　　正議論不決，侯蒙說道：「二位夫人與二位小姐不必愁煩，小將打聽得實在，寨主決無妨礙。現時唐、袁等五人俱已投降，與

他們那裡的人待寨主甚好，寨主毫不受屈。」碧氏母女四人略為放心，才定了主意，將家私都交與侯蒙，叫他看守。母女四人輕裝

簡從，追至省城。若寨主無事，就等見了寨主再說；若寨主有個好歹，即同死在一處。於是忙忙收拾細軟，哭了一回，離了清水

寨，往省城而去。半路遇見一武職官，帶了許多從人，年紀三旬以外，氣象威武，同住一店。他住在上房，不多時，打發人送過二

十兩程儀。碧氏不肯收，來人道：「我們褚大人與你家實有交情，千萬收下，到省再見。」說畢，匆匆而去。次日進省一詢問，二

歐尚在監中，有人帶著到了監裡，相見大笑。二歐告知：「現已投降，毫無苦楚，你等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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